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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非诚勿扰》想说的话13

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

24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红艳的继父去世

2013年1月18日，我最后一次参
与录制《非诚勿扰》，感谢大家在我做
《非诚勿扰》期间对我的厚爱和关心。

从2010年1月开始，我参与《非诚
勿扰》节目，历时3年3个月，录制节目
322期。有离开的想法，始于2012年，
我曾先后与台里有关领导交流了两次，
最终取得了江苏卫视的理解，并相约在
合适的时机继续牵手。

《非诚勿扰》无疑是我人生中最重

要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机会，我不
可能在大众平台上展现自己。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
没有王刚的引入，没有王培杰的点

拨，没有景志刚的信任，我不会有机会
参与《非诚勿扰》《老公看你的》和《不见
不散》等节目，也不可能有现在对电视
行业的了解。

没有在节目中和孟非、黄菡的搭
档，我的风格不可能在电视上那么明
显。自我进入节目组的第一天，我就觉
得孟非是个天才主持人。几年以后，在
我见了很多主持人后，依旧这么认为。
当我在电视上见到很多富有进攻性的
女性后，更加意识到黄菡与生俱来的温
柔是多么难得。有缘与他们二位在这
个节目中并肩作战、相互配合，是我的
幸运。

没有江苏卫视曾经给予的栽培，不
可能有我的今天。说到栽培二字，依我
的性格，过去对如此官方的语言一定不
屑，但这几年，我清楚地看到，一档电视
节目的成功是群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幕前工作者的荣耀依赖于编导团队的全
力打造和幕后人员的默默耕耘，在此，感
谢整个《非诚勿扰》团队所有的同事。

我离开《非诚勿扰》的原因，简单地
说，就是作为一个性格色彩的传道者，
我希望通过我的剖析，带给人们更多的
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而非纯娱乐；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希望可以帮助
人们成长，并且一直认为让人们有触动
比给人们瞬间的快乐要重要；作为一个
理想主义者，这些年来，我总是情不自
禁地把电视节目当成课堂。但很遗憾，
这些想法不合时宜。即便如此，我从未
停止过追寻的脚步，作为一个不安分的
人，如果总是停留在已实现的目标上坐
享其成而不去探索新的领域，这会让我
对自己极其不满。

做《非诚勿扰》出名后找我的人不
少，有的是为了挖墙脚打击江苏卫视
的，有的是搞同类节目的。做《夜问》，
是因为深圳卫视愿意尝试性格色彩的
节目，对我来讲这可能出力不讨好，但
能让更多的人因了解性格色彩而受益，
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愿意尝试。做《首
席夜话》，是因为我个人喜欢访谈类节
目。以前我被人采访时，常常感到痛
苦，觉得有时对方并未深入我的心里，
我希望以我所学可以进入他人的内心，
刚好央视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做了。做
这两个节目都比做《非诚勿扰》要辛苦
得多，艰难得多，赚钱少得多，这都是开
始就放在我眼前无比清楚的事实，但我
愿意做。我总是对我的学生说，要跟随
内心的声音，追逐自己的梦想，如果我
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他人信服。

下面是我最近的动向：
做好节目，少说废话，在让人们渐

渐觉得我做的节目有意思的同时，每次
观看都能得到启发。

写对我个人来讲最重要的一本书
《本色》，有些问题在这里需要说明一
下，《爱难猜》是帮你直接解决情感困惑
的实用工具书，没有废话、没有疗伤、没
有安慰，是拿来就可用的书，但对我个
人而言，这不是最重要的书。迄今为
止，我写了很多专业书，多年来我都希
望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做个全方位的
自剖。我感谢那些在阐述他们的故事
中对我有重大启迪的书，我也希望《本
色》成为这样一本书。

现在，希望成为性格色彩培训师和
咨询师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能有更多
的时间在公司，让更多有志助人的朋友
可以系统地掌握这个科学的方法。毕
竟，我最擅长的是培训和演讲。

今生能够有缘参与《非诚勿扰》这
个了不起的节目，是我的幸运。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你给予我的是
鼓励还是批评，我都感激你。

人生中多数你所见之人都是过客，
你看了这个节目，知道有我这么一个
人，我们彼此就是过客，但过了以后，有
一方依旧不离开，未来就有可能交叉。
但愿你我在未来交叉时，我们不仅仅是
人生的过客，我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

（摘自《本色》乐嘉 著）
（本连载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红艳的妈跟红艳的继父结婚也十
几年了。继父比红艳的妈大十来岁，他
找红艳的妈是为了养老。而红艳的妈
找他，是为了过上更稳定的日子。

都说孝顺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
妻，继父在这一点上看得透，他从来都
不指望他那儿子。这些年，红艳多半在
外面上学，回家的时候很少，所以跟继
父也很少闹什么矛盾，但是他们之间谈
不上有多亲。她和继父与其说是亲人，
不如说是朋友，如果没有她妈孙庆芬在

中间当桥梁，红艳跟他就无沟通的可
能。可是，接到继父生病的通知后，红
艳还是觉得异常感伤。她相信她妈妈
要比她还要悲伤得多，一日夫妻百日
恩，平时再不好，一到这个时候还是难
免伤感。她知道，妈妈一路上都在极力
忍住泪，孙庆芬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红艳猛然想起还没跟主管请假，于
是又慌忙跑去洗手间给部门主管打电
话，说家里出了点儿急事，先请一个星
期的假。

主管冷冷地说：“那这个月的奖金
没了，我们正忙着宣传新片呢，人人都
掉链子，工作还怎么干？”

红艳无语，只能接受。
亲人比天大，奖金没有，工作丢了，

都可以重新再挣再找，可继父只有一
个，刘红艳别无选择。

天大亮的时候，火车还在开，庆芬
醒了。

红艳忽然问：“妈，万一叔出事怎么办？”
庆芬忙说：“不要乱说，不会的，不

会的。”
虽然庆芬这么说，但红艳心里早已

有了底儿。其实早在许多年前，红艳就
知道迟早家里会是这么个局面，继父去
世，妈妈需要安排，所以红艳才一直很
努力。

红艳自小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她
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把一
切都准备好，最起码得有个房子，有份

不错的工作，能让妈妈的养老无后顾之
忧，可她没想到，这一天似乎隐隐地在
迫近。而且更恐怖的是，好的不灵坏的
灵，等红艳和孙庆芬到了家后看到，噩
梦一下子变成了真的。

继父去世了。没等她们回来，甚至
没留下一句话。庆芬当场昏死过去。
红艳一时也慌了神，继父的儿子，也就
是他那位哥哥，已经披麻戴孝了。

红艳还没有失去理智，她发现家里
的箱子都被动过了，有的锁还被严重损
毁——显然是被撬坏的。红艳忽然明
白，继父去世的连带后果——财产怎么
分配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红艳先按住不说，她知道现在跟她
妈说什么都没用。红艳也悲伤，也掉
泪，可她的悲伤无法跟孙庆芬比。一
天，两天，三天，她眼见着妈妈迎接来悼
念的客人，哭得死去活来，她也心痛，但
红艳知道自己该做啥，她必须为妈妈的
未来打算。

晚上，客人都走了，客厅的简易灵
堂前只剩红艳的哥哥大毛子在抽烟。
大毛子是地痞，之前一直没有正经工
作，直到30岁左右才在红艳继父的支
持下开了一家烧烤店。

红艳走过去，不卑不亢问：“哥，问
你个事。”

大毛子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事等
爸下葬再说。”

红艳说：“爸走之前，你在不在身

边？爸留什么话没有？”
大毛子说：“我是他儿子，我不在

身边谁在身边，指望别人是指望不
上的。”

红艳听了，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她
忍住气继续问：“爸没有留下任何话？”

“没留！”大毛子回答说。
红艳问：“家里的柜子怎么都是撬

开的？”
大毛子说：“这个时候谈这个事

合适吗？我看爸去世你一点儿都不
难过。”

红艳忍不住了，说：“我难过的是爸
有你这么个儿子！”

“刘红艳！你小心点儿。”大毛子用
手指着红艳的鼻子。红艳没有躲闪，她
始终相信邪不压正。

人死不能复生。
红艳的继父很快火化了，被葬在老

爷子生前早就买好的墓地。
站在墓地前，孙庆芬泣不成声。她

当年跟他结婚，有经济上的考虑，但十
几年过去了，没有爱情也有亲情，因此
她十分伤感。庆芬跟红艳说，当时买墓
地的时候买了两块，一块给他，一块给
她，将来她也要葬在那儿。

红艳忙说：“妈你别乱说。”可红艳
能感觉到妈妈情绪的低落与绝望。

红艳怕庆芬想不开，白天晚上都陪
着她。

（摘自《熟年》伊北 著）


